
􀳁世情􀳁信笔扬尘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
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
《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
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
《大地苍茫》等。

􀳁世情􀳁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程建华 电话：5325934 E-158050557@qq.com

副 刊
􀳁世情􀳁风雅颂

文庙，又名孔庙。孔庙这一建筑物在历代王朝
更迭中一直建中毁，毁中又建，龙图呈宝似的始终
儒情雅韵，鹤立鸡群，像一种守候与等待，像一种
敬仰与教化。虽然名号不同，夫子庙、至圣庙、先
师庙、先圣庙等不一而足，但均“迹映乎瑶牒，事
传乎金册”。（唐·张彦远）

孔庙系专门祭祀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及其文化的纪念性经典建筑，算得上境阔格高。

孔庙的起源相当早，在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
前478年，鲁哀公便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作庙堂，收
藏和陈列他生前所用的“衣、冠、琴、书、车”，并“岁时
奉祀”，这便是我国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自此，
中华大地便拉开了修建孔庙的序幕，孔庙也就开启了
它两千四百余年的开枝散叶，披红戴绿，挂果飘香
的历程。李商隐在《文庙即事》中告诉我们：“三百糅
成钟鳌，五里动为群鹅。”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庙
便在各地得以倡导，一路风雨一路歌。北魏孝文帝在
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第一座位于京城的皇家
孔庙，各郡县遂大力修庙祭孔，并始终占据各府、州、
县榜首，至明清达到鼎盛，成了一座城市的标配，甚至
出现了有府州县必有文庙的景观。有资料记载，清末
时，全国的文庙总数达到了一千五百六十座之多。

文庙的建造似乎一直有统一的格式与体系，它的
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枝每一叶都镶嵌上了浓厚的儒家
思想文化。是一个文脉与物体的契合，或许古人感
觉，这就是魂魄附体了。有人甚至过激地认为，孔庙
对于儒家思想文化，其意在书，其形在庙。一般来说，
文庙的正门称为“棂星门”，左右配“金声”“玉振”两
门，内部有“大成殿”（或称“大成至圣先师庙”），以及
配祀孔子的“四配”“十二哲”等。文庙的周围，一般建
有“泮池”“杏林”“碑廊”等辅助性建筑。

望江学宫建设较早，两晋时期便有了雏形，至唐末
五代时期，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导致学宫损毁殆尽。
望江文庙的建设，正式兴建时间在宋代，至今已经历了
千年风雨的打磨。在这千年历史的长河里，文庙浮浮
沉沉，兴兴废废。清乾隆《望江县志》载：邑学传闻肇自
晋时。唐末，五代丧乱，学官尽费。宋仁宗时，学序始
遍天下，称最盛。旧在县北崇宁坊。宋季，兵冲，随县
迁江南之香口。元初，学毁。尹张鲁瞻载圣像于烈焰
之余，奉以渡江。至元间，尹元荣即故址立黉舍，辛巳
始成王宫。历大德约三十年，才有东西庑。

清乾隆《望江县志》又载：圣庙居学之中，左右为
东西庑，前有戟门（即大成门），戟门东为土地祠，昔为
神厨，西为王幼学祠。前为棂星门三，皆石柱，左为圣
域，右为贤关，前有泮池，有甬墙。中有石桥，前为泮
屏。庙后有启圣祠，祠后为明伦堂，堂后为魁星阁。
庙东为文昌阁，阁后为敬一亭。西为教谕、训导斋
宅。学门在庙之东。门前有牌坊，题曰“泮宫”。学后
有三台山。正位为至圣先师孔子。东配复圣颜子，述
圣子思子。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东哲十，西哲六
（文庙一般是东西合配十二哲，我不知道望江多配的
是哪四哲？）东西庑均配有贤人贤儒数十之众。

无论是品读这本乾隆县志，还是想象着这场景场
地，我们都能感觉到望江文庙这座建筑昔日的盛大与
壮丽，从这一系列的记载里也不难看出，望江文庙曾
经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足见我们的先人对这样一个
文场的良苦用心。

与全国其他文庙类似，望江文庙大部分建筑物在
抗日期间被日军烧毁。庙前的泮池、状元桥、黉墙在
1970年代街道规划和县文化馆建房期间拆除。目前
幸存的仅大成殿，大成殿为歇山式木质结构的古建
筑，重檐翘角，装饰斗拱，石质柱础。大成殿高十余
米，面积二百七十余平方米，四周围廊，铁马空悬地见
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守护着望江的一方文脉留存。
是一处乡愁，也是一处城市文化情感的归属地。

文庙一直是传统的州府县学所在地，是文人墨客
聚集、研学、交流的场所。清乾隆《望江县志》赞文庙
为“圣朝宏右文之化，临雍讲艺为天下昌”。历朝历代
虽未为我们后人总结、统计出望江文庙内共考选了多
少进士、多少举人、多少秀才与贡生，但一地文脉总
在，官方与百姓对文庙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或毁，或
迁，或建，可谓一意孤行地与望江人一道多灾多难地
繁衍着，寻寻觅觅地坚守着。

每次文庙重修重建，大多由历任知县、邑绅或教
谕、学录、训导等主持。工程完毕，即勒石立牌，纪其
事、说其难、表其功。我常常想，这记功刻字的人是
谁？把那一块又一块砖石垒起来的是谁？把那一根
又一根木头扛上房梁的是谁？把那一片又一片青瓦
盖至屋顶的又是谁？

正是这些人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文庙，正是这些人
创造了一页又一页历史。这些先人一个姓名也没有
留下，一个足迹也难以寻觅，但我坚信，他们一定青史
永垂。

风雨剥蚀的望江文庙

􀳁世情􀳁山川故园

知晓长白山，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我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
几个同学去广东肇庆市实地考察鼎湖山自然
保护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个项
目，知道吉林长白山以及广东鼎湖山和云南
西双版纳是我国第一批被列入这个项目的保
护名录。从此，长白山也就印入我脑海里，
心向往之。

只是没想到与长白山的亲密接触，却
迟至1999年。那时我已成为中国旅游协会
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兼法人。
因承接科技部课题关于重点旅游区生态环
境修复前期调查工作，在案例地选点时，
就很自然地联想到长白山及其生态植被垂
直分布地带性的独特地位。

由于我们旅游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文
埕老师原出自中科院长春地理所，也就有
了我与长春地理所余穆青先生及田垒老师
的团队合作。我们一早从长春出发，乘2辆
越野车，行车约7小时，方才抵达长白山生
态观察站驻地。

我们在长白山生态观测站住了5天，在
保护区外的二道白河镇呆了2天。每天往返
上山，在不同植被带做生态样方调查，近
距离观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我第一次登上长白山顶，俯瞰天池，
目睹苔原带那许多弱小而顽强生存、满地
开放的匍匐杜鹃花，心情是何等震撼呀！
火山反复喷发造就、似鬼斧神工的十六峰
林，以及环抱下的天池，明镜似的清澈，
秀美无比，犹如开了天眼一般。

那次天气正好，我的心情无比亢奋，
于是冒险从山顶直线下行百十米，来到底

部，与天池水面来了个亲密接触。这百十
米的下坡经历，要不是有我的两个学生前
后加持保护，我都怀疑能否安全走回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观测站的老师还让
我们进入位于半山腰的一个人工山洞，里
面布满了监测地压、地电、地热、熔岩层
变化等火山活动预警设施。我们被告知长
白山是一座休眠活火山，所以加强科学监
测和预警就十分必要了。

二道白河镇位于保护区边缘，这里有
一片长白山地区特有的保护树种——美人
松，百十来棵。它们挺直高耸，树形优
美，极具观赏性。

第二次去长白山是2004年。当时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要做全州的旅游发展规划，
高飞副局长多家考察后选定了我们。我们
为期十多天野外考察，足迹遍布延边州各
市县初步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旅游景区和旅
游资源点，长白山就当然成为其最重要的
核心旅游资源和重要吸引游客的景区。围
绕长白山，我们考察得非常仔细，长白山
北坡、西坡以及沿图们江（中朝边境）、抵
图们市口岸等处都是我们考察的范围。规
划进展比较顺利，规划报告初稿已出。万
没想到，这时长白山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
化。长白山管委会成立，由处级升格厅级
单位，行政上独立，属省直管。我们的规
划也被迫调整，这是插曲。

2012年我又一次与长白山续缘了。起
因是，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领导获知我们
在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方面有研究基础，
就特意邀请我们去帮助池北区（二道白河
镇）做发展战略规划。能够有机会为长白
山保护与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也很

愉快地答应下来。这次进入池北区，我们
顿感小城面貌焕然一新。小城规划、环保
和人流集散地组织井然有序，真是感叹管
委会成立为长白山带来的巨大变化。游客
增长和游客管理水平也显著改善，生态型
产业也在培育发展过程中。调查过程中，
我们发现管委会体制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池
北区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发展。或许是机缘
吧，201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推动新型城镇
化全国试点工作。做第一批试点名单遴选
时，我又幸运地成为民政部推荐专家，参
加遴选过程，其中最受媒体关注的“镇改
市”试点问题 （温州龙港和延边二道白
河）都上了热搜榜单。我因专业背景，又
因先后对这两个地方做过深入的研究，就
意外地为镇改市试点出了一把力。龙港最
终升格县级市，2021年我还为此受邀参加
了龙港市一周年庆典活动。只可惜池北区
因体制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升格。值得欣
慰的是，池北区因精致小巧，环境优美，
慢节奏生活气息浓郁和发展活力爆满，
2019年一举荣获“国际慢城”称号而享誉
世界。

2021年是我最后一次走访长白山，也
是为长白山——阿尔泰发展冰雪旅游世界
目的地而来。因时间仓促，路过池南区
后，仅在池西区参加了座谈并入住万达度
假村一晚。

回忆起这段历经二十年岁月洗礼、漫长
而充满激情的一段情缘，心里念念不忘。这
就是我与长白山、与二道白河小镇结下不解
之缘的故事。随赋诗一首《秋登长白山感
怀》记之：长白山耸秋高爽，瀑布天池一水
欢。十六峰林尤炫酷，也将五彩画斑斓。

与 长 白 山 的 漫 长 情 缘
陈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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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直播间看紫砂壶，直播间在一
个山场，依着栏杆播，背后是远山和梯
田，幽窗明朗，近处的壶古朴雅致，是一
把汉瓦壶，开口大，一副可融日月的样
子。我是喜欢汉瓦的古拙大气的，主播并
未露面，只有一搭没一搭地播着，似乎不
指望这份营生过活，突然间，我从背后的
声场里隐隐听到鸡鸣。那应该是一只雄鸡
的声音，兴许是在田间，或是院子里，突
然心生豪迈，仰天高歌，那声音悠远，一
下子把我的思绪吸了进去。我不再看直播
间里的壶，而是想起三十年前在乡间，鸡
鸣声声的乡村。

已经过了芒种节气，换在以前，此
刻，乡间正是赊小鸡的叫卖声。赊小鸡的
贩子多半骑着车，后座上跨着一整条荆条
筐，里面全是嘤嘤鸡仔。赊小鸡是旧时乡
间特有的一种买卖方式，每逢麦收季以
后，有了粮食，乡间多会赊十只八只小
鸡，既然是赊，并不给钱，先记账，等到
秋天，小鸡养大了，再来收账，也有用粮
食抵的，买卖的方式多种。这体现着乡间
特有的契约精神。

赊回来的小鸡，金黄色的一团，毛发
柔嫩如婴孩，嘴角黄且嫩，鸡爪也软而不
凌厉，多半是喂熟食，蒸熟的小米亦是黄

腾腾的，撒在纸板上，小鸡一哄去抢，边
吃边嘤嘤叫着，画面感中透着喜气。

是的，喜气往往存在于稚气之中。比
如刚出生的婴孩，会带给全家人笑容可
掬；新生的芍药苗，会让花匠眉头舒展；
明前茶和雨前茶，会让茶客们嘴角上扬。
小鸡也一样，一团和气中透着毛茸茸的温
软，让人喜不自禁。

小鸡之鸣在清脆，是一条条线，如细
雨，或是管弦乐。雄鸡的鸣唱则高亢，悠
远酣畅如一场透雨，或是排箫一曲。

旧时，人们判断一个村庄是否乡风纯
正，无需进村去看，远远地，看炊烟袅袅，
鸡鸣悠远，有母亲唤子女归来吃饭的呼喊，
这些声音都好似放在乡村上面的风筝。让人
远远一望，就知道风向和风力。一座乡村的
风向和风力，可不就是民风吗？

从前慢。这尽管是一个被人说得略显俗套
了的词，却依然有诗意。旧时，乡村入夜，我
们判断入夜几时，无需看时钟，只听鸡鸣，鸡
叫了几遍，或是几巡，时间大概了然于胸。鸡
鸣，俨然成了乡村的闹钟。

与雄鸡的鸡鸣相比，母鸡的鸣叫多半
存在于两个时段。一是下蛋时，骄傲地告
诉整个世界“咯咯哒”，谐音可不就是“个
个大”，从古至今，没有哪一只母鸡不说自

己下的蛋大。古人云：子不嫌母丑。其
实，倒过来说也是成立的，母鸡不嫌自己下
的蛋小。母鸡若是悠闲时，缓缓地迈着步子
在乡间松软的土壤上踱步，亦有咯咯之声，
那声音短促，听起来就很优雅，零星的几
声，听得人酣然欲睡。

鸡，定力之好，是人所不能及。鸡栖
于埘，牛羊下来。这是《诗经》里缓慢的
文字格调，在乡间，没有鸡窝的鸡，多半
是上树的。鸡的翅羽有力，飞到树上，两
只爪子站在树枝上睡觉，安全且有风骨，
餐风饮露，睡亦在凛凛野风之中，这多少
又有一些侠客的意思。

好像有一座驿站，曰：鸡鸣驿。鸡鸣
于驿，或可解旅人乡愁。

南京还有一座鸡鸣寺，被誉为“南朝
第一寺”，不知道现在还养不养鸡。

法国还有一个鸡鸣湖，在维特里勒弗
朗索瓦上游的马恩河左岸，湖水澄碧，流
水声若鸡鸣啾啾。

鸡鸣，俨然已成了一种可供怀旧的
图腾。

夜间听鸡鸣，乡村都被放大了一般，
若是落了点小雨，幽幽远远，声音也似乎
有了古意。少年时，在村居，常闻鸡鸣，
至今想起来，那声音仍在我心田低徊。

鸡鸣如雨飘
李丹崖

我不是归人，是行客
在五百里外的江南赶来
只为目睹，你遗世而立的
身姿

远看或近看，你都像一枚神针
定在江心上。看天上来的
江涛和洪流，在你脚下臣服
又像是启明星一样的灯塔
指引着众多航船，于顺流、逆流中
抵达它们心灵的岸地

这天，小孤山披着金秋的彩服
流动的云朵，始终围绕着小孤山
不肯离去
就像我左一圈，右一圈
于小孤山，不累地爬

终于，第一次站在你的山巅
如同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
看江水、流云和数不清的航船
朝着天际流
看那么多的宿松游子
候鸟一般，一波接着一波
发出他们自己能懂的俚语
远远地向着
小孤山的方向飞

在白崖寨攀龙门处

一
拂去时空深处的烟尘
大条石垒砌的城墙与炮台
还在
一场战火之后，仍保持防守之势
与拱形的，绷紧如弯弓的
攀龙门
定格成无声的述说者
它曾经的悲壮

十里长城，十里兵……
二

白崖寨，每个石块和大山
都承载着峥嵘的过往
是坚实的盾牌、长矛和钢枪
浴血的战士
是90年前，红27军
屹立的军魂

三
两边的绝壁，一道天然屏障
恰是神兵天降
石板道，层层叠叠
心手相连，伸向攀龙门的隘口
为正义者打造胜利的通途
也给入侵者设下地狱的末路

四
硝烟散尽，白崖寨
数不清的草木，已还给青山
山涧，还给了清澈的溪流

甲辰年的金秋
轻轻踏在满山野的阳光
和鸟鸣里
我是旅人。是游览，也借此
默默凭吊

难以命名的铁
——缅怀宿松诗人张劲松先生

我庆幸，一个秋天
用它连续的暖阳，挡住
绵绵秋雨。却冷不丁间
将泪水和人间的冷
留给了乙亥年的冬天

我认定这是艺术场景的布局
仿佛为你
诗意的远行所作的铺垫
进入冬天
并通过冬天，打开春天的门扉

你是匠心独具的诗人，心中是诗
笔下是诗，梦里还是诗
你一心追求，将诗歌烧制成瓷器
渴望将它锻打成黑色、硬质
有思想的铁。

你说，锻打后的铁难以命名
它会发出铿锵的金属声
胜过老家河西山麻雀的鸣叫
如同白崖寨上红军的枪声
如同小孤山的激流澎湃

小孤山（外二首）

王宏权


